
后更多的是在欧洲层面、国际层面发挥自己的影响力，而非关注自己百姓的生存

状况。德国是一个社会福利国家，弱势群体本该得到国家的保护。

四是难民危机也影响到德国的外交政策。从施罗德时期开始，德国转向拓展

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。据此，若一个地区发生危机，德国就应该及时介入，其中

包括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。现任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·洛伦茨·泽霍费尔

（ＨｏｒｓｔＬｏｒｅｎｚＳｅｅｈｏｆｅｒ）努力促进五个相关欧盟国家会谈，探寻难民问题的共同

解决方案。原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 （ＵｒｓｕｌａＧｅｒｔｒｕｄｖｏｎｄｅｒＬｅｙｅｎ）２０１９年７

月成功竞选欧盟委员会主席，她也表示上任后会积极促进欧洲难民问题的解决。

也许，通过共同协商与探寻难民问题解决模式，有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来促进欧

洲一体化的深化、欧盟协作力和凝聚力以及德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。

随着这次进入德国的部分难民逐渐融入当地社会、在经济上逐渐成为德国社

会低中层的有力支撑的报道的增多，以及默克尔通过寻求与非洲国家及土耳其等国

来联合预防与治理难民问题的举措取得成效，这次难民危机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

得到了控制。关于德国未来的政治版图变化，笔者认为鉴于历史教训，极右翼民族

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在德国是不会持续有市场的，目前德国选择党支持率虽然较

高，但这也是因为一部分人表达对默克尔政府不满的结果。长远来看，随着两大人

民党内部的调整改革，执政大权依然会由人民党来主导，政府总体上依然会以中间

路线为主，也将依然坚持实行以人道主义为主导的难民政策，通过加强内外合作、

内部机制和措施的改革，更大力度地推动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难民的快速积极

融入，德国甚至可以对全球难民问题的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模式。

福利国家的边界与意大利右翼

民粹主义的强势兴起

李凯旋


　　２０１３年以来，意大利的民粹主义政党一直保持强劲势头，五星运动党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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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８年议会选举中赢得了最高的支持率，右翼民粹主义联盟党成为右翼政治联

盟内的第一大党。在２０１９年５月欧洲议会选举后，联盟党已经跃居意大利第一

大党，五星运动党则退居第三。联盟党快速兴起的原因是复杂的，非常值得探

究。笔者从福利国家的边界视角来进行简要分析。

为什么选择这个视角？笔者在对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组织演变和边缘化的观

察和分析中，对意大利福利国家演变产生了研究兴趣。对于福利国家的研究，对

追踪和观察意大利的政治格局演变、传统左翼式微、民粹主义兴起等问题而言，

意味着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且有力的论据。换言之，意大利目前的情

况，无论是左翼式微还是民粹主义的兴起，都与福利制度发展失衡以及相应的改

革不足有很大关系。

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意大利福利制度的特点，那么笔者会使用最近两年研究

中提炼出的 “双重失衡”这个概念。所谓 “双重失衡”，是指意大利的福利支出

在老年群体和非老年群体，以及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之间存在严重失衡。地区失

衡，是分析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内部边界，而外部边界就是所谓的公民身份，合

法居留权———这意味着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。维护意大利福利国家的内部边界是

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在北部壮大的动因，而维护难民危机背景下的外部边

界，则成为其在２０１８—２０１９年国家和超国家层面两大选举中异军突起的动因。

一　联盟党的强势兴起

联盟党实际上是一系列自治运动的结合体，出现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意大利

北方，当时以 “北方联盟”为人所知。由于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、意大利共产

党、意大利社会党等传统中右翼、左翼依然占据主导，北方联盟在成立早期影响

很小，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才发展起来。联盟党的兴起历程，在一定意义上就

是意大利民粹主义风潮的发展历程。

１９９２年北方联盟第一次进入议会，参众两院支持率分别是８６％和８２％，

到１９９６年分别增至１０８％和１０４％。进入２１世纪后，２００１—２０１３年，支持率

有所下降，降至 ３９％—８３％。在 ２０１３年议会选举中，北方联盟依然表现平

平。然而随着难民危机的发展，北方联盟强势兴起。２０１７年年底，北方联盟更

名为联盟党，正式向全国性政党转型。２０１８年议会选举中，联盟党在五星运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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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和民主党之后，是第三大党 （１７４％），但在２０１９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第

一大党 （３４３％），其在南部也获得１５％—２５％不等的支持率，这显示其选民已

经不再仅仅集中于传统的北部选区。

在近两年的地方选举中 （２０个大区）：联盟党在威尼托、皮埃蒙特、伦巴

第、阿布鲁佐等６个大区为第一大党；在托斯卡纳、艾米利亚－罗马涅、巴西利

卡塔、撒丁岛等５个大区为第二大党；在利古里亚、翁布里亚、马尔凯等４个大

区和南蒂罗尔自治省为第三大党。由此可见，联盟党确实风头强劲，不容小觑。

二　福利国家的边界如何影响联盟党的兴起？

（一）内部的边界：地区的民族主义

作为民族国家的意大利，虽然实现国家统一已近１５０年，但南北方之间的政

治文化差异依然不容小觑，经济发展差距仍在扩大。这些都严重侵蚀了意大利构

建福利国家所需的社会团结和社会利益认同基础。

意大利的公共养老以正规就业为基础，仿照德国社会保险模式建立。但老年

养老救助，即老年最低收入保障和老年收入补贴，均源自税收。医疗卫生，是基

于普救主义原则建立起的国民医疗体系，其支出也主要源自于税收。社会服务在

意大利基本上一直主要由市级行政单位负责，这意味南北方不同市镇之间人均社

会服务支出差距是非常大的，为此中央政府每年都实施一定规模的财政转移支

付。在联盟党看来，中央政府为讨好南部选民不断扩大的福利支出，加剧了北部

地区的税负，削弱了北方中小企业的竞争力。因此，北方联盟党一直谋求北方地

区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治，尤其是财政权的独立。北方联盟首任党首甚至创造了

“帕达尼亚民族”这个名词，以凝聚北方自治主义运动的共识。因此，意大利学

者将北方联盟的地区主义视为地区民族主义。

北方自治主义运动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出现和兴起，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危机

密切相关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“黄金时代”

涌入联邦德国和瑞士等地谋生的意大利南方农民大规模回流 （１９７３年仅联邦德

国就有５００万意大利移民），这给意大利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。政府始料

未及，仓促动用了原本用以抵御经济周期波动冲击的停业收入补贴，采用了提前

退休的办法应对大规模失业问题。政府还新设立了替代率高达８０％的流动津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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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益人若未能就业可一直享受到退休。这些支出大部分都涉及一定规模的财政转

移支付。１９８９年，持有谋求自治、反对南方移民主张的伦巴第联盟，在欧洲议

会选举中赢得８％的选票，以１９％的支持率成为伦巴第大区的第二大党。自此，

伦巴第联盟吸收了其他大区的自治主义联盟，成立了北方联盟。

（二）外部边界：国家的民族主义

到２０世纪８０、９０年代，意大利才由移民输出国转变为移民输入国之一。９０

年代，意大利开始对移民管理进行了尝试性立法，对非法移民进行了界定并出台

了相应的惩罚措施。其中，最严厉的管控移民法案，即所谓 《博西—菲尼法》，

是由北方联盟在２００２年联合另一支极右翼政党———民族联盟———推动议会通过

的。该法案提出对合法移民实施 “配额制”，其目的是防止大规模移民涌入导致

本国劳动力市场受到冲击，本国公民失业率上升。同时明确凡参与或帮助非法移

民入境者，判处５—１５年监禁，罚金１５０００欧元。２０１３年后，联盟党成功地向

全国性政党进行转型，并利用非法移民议题，在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的选举中博取

了意大利南部选民１５％—２５％不等的支持率。

根据意大利政府的经济与财政文件披露的数据，２０１２年意大利投入到非法

移民管理事务中的经费约为９９亿欧元。２０１７年，意大利投入到难民收容、教

育、医疗等事务中的总支出达４４亿欧元，占２０１７年意大利ＧＤＰ总额的０２６％、

总社会支出的０５％左右。其中，７８１亿欧元用于地中海难民的搜救，５９亿欧

元用于未成年难民教育和医疗救助，剩余的约３０亿欧元用于收容，而难民身份

甄别费用尚未计入。在４４亿欧元支出中，欧盟提供了７７０万欧元的帮助，而这

也成为联盟党疑欧、指责欧盟对意大利的非法移民问题熟视无睹的根据之一。

１９世纪中期以来，工人和市民权利的扩展本身就是以世界上多数人口不拥

有这些权利和利益为前提的。因此，福利是国家主义的，是民族主义的，是有边

界的。“在边界之内的 ‘国家公民’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就业条件、政治权利和社

会服务，边界之外的人们就没有这种 ‘资格’。”而如果允许边界之外的世界也

进来分一杯羹，其代价就会变得太高昂了。

尤其在意大利刚刚开始构筑公民基本收入的安全网，便备受欧盟以及国际货

币基金组织指摘时，联盟党强硬的反移民、疑欧、反全球化立场不仅在北方颇具

市场，在南方也赢得了颇多支持。因此，联盟党短短一年间就在欧洲议会选举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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迅速超越五星运动党和民主党跃居第一大党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三　结语

由于个人的研究旨趣和学术关怀，笔者更关心当下意大利左翼的未来。然

而，如沃勒斯坦所言，“普选，福利国家和双重民族主义 （即国家的民族主义和

种族主义）成功地将西方社会的 ‘危险阶级’变成了负责任的 ‘反对派’”。在

经济危机、移民大规模涌入的背景下，左翼的阶级认同正在遭遇民族身份认同的

强烈冲击。身份认同，某种意义上与福利边界是一致的。左翼推动了福利国家的

建构，然而维护福利国家的边界，似乎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天然职责。福利国

家，未来依然会是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进行政治动员、争夺选民的核心议题。而

其效果，基于过往和当前的经验，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外的经济社会环境。

从人口迁移看美国的政治地理

谢　韬

　　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，可以说都是一部国内人口迁移的历史。引发国内人口

迁移的因素很多，包括经济发展、技术革新、城镇化、天灾人祸、地理气候变

化，等等。人口迁移不仅仅是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，它也会带来政治空间上

的变化，即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和消长。这就是政治地理学，它研究的不仅是地

理环境 （如自然资源和气候）和地理变化 （如人口迁移）对政治的影响，还包

括政治行为 （如恐怖主义）的地理分布。

一　从大西洋到太平洋

具体到美国，其人口的地理变化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。第一阶段从１７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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